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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制制度下的这么大

一个国家， 要想增加

点官田，办法有的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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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缘木求鱼】

放眼世界， 没被狼折

腾过的民族， 应该也

不多。

狼、狼性及狼文化

木木

在汉语语境里

，

似乎就没什么好

词是用来形容狼的

，

但凡能与狼这种

动物相匹配的词儿

，

往往都让人腻歪

。

比如

，“

狼崽子

”，

其实就隐含着不

知感恩

、

养不熟

、

恩将仇报

、

阴冷不逊

等意思

。

虽然每个词儿形容得都挺狠

，

但大约也没冤枉

“

狼崽子

”，

归纳总结

得其实很准确

。

又比如

，“

狼心狗肺

”，

虽然心

、

肺

是哺乳动物身上很重要的器官

，

但配

之以狼

、

狗

，

给人的感觉就远不如配之

以龙

、

虎舒服

，

前者是骂人

，

而后者是

盛赞

，

差别犹如天壤

。

不但狼体内脏器

的美誉度不如虎豹等其他动物的高

贵

，

而且其生活习性也让人歧视

，

比如

“

狼顾

”

这个帽子

，

别管戴在谁的头上

，

大约都能让大家不安起来

。

历史上以

“

狼顾

”

之相闻名者大约也不少

，

最有

名的非司马懿莫属

，

据说当年曹操就

很为之忧心忡忡

。

中国人之所以不喜欢狼这种动

物

，

原因不难想见

，

肯定是狼对人为祸

不浅

，

以致给人留下了浓重的心理阴

影

。

不过

，

放眼世界

，

没被狼折腾过的

民族

，

应该也不多

，

而被折腾后的反

应

，

大家也都差不多

，

就是一个

“

打

”

字

，

也难怪狼就居然越来越少

。

不过

，

虽然都是打

，

而且打起来的

狠劲儿一个比一个猛

，

但不同的民族

，

对狼的态度似乎还是很不同

。

中国人

即使把狼几乎都打绝了种

，

似乎也没

有原谅

、

饶恕狼的意思

，

现实中无狼可

打了

，

还要在舌头上讨狼的便宜

；

而一

些游牧民族就不一样

，

虽然打起狼来

一点儿也不手软

———

也是

，

手软了估

计养的羊就要被吃光

———

但一边打

，

却一边渐渐地竟把狼神化起来

，

甚而

慢慢变成了部族的图腾

。

这种态度的分化

，

就有点儿意思

，

要完全剖析清楚

，

大约是个大课题

。

如

果简单地说说

，“

立场选择

”

应该算得

上一种路径

。

中国人即使把狼打绝了

也绝不宽恕之

，

大概就源于立场

，

天然

地把自己归入狼的对立面

，

既有受害

恐惧

，

也少不了斗争意识和对弱势一

方的保护欲望

。

而偏于神化狼的人

，

显

然立场就更偏向狼的一边

，

在打狼的

过程中

，

希望继承狼的力量

、

智慧

、

精

神

，

使自己在生存中

，

更趋向于主动的

一方

。

按说

，

两种态度

，

是人们各取所需

的产物

，

本质上都不过是为了能更好

地自我激励

、

自我警醒罢了

，

本无孰优

孰劣之分

。

但如今这个世道

，

思想奇奇

怪怪的人比较多

———

或许这也是思想

解放的副产品

———

就难免好事地要把

对狼的态度分出个高低贵贱来

。

于是

，

在中国人的传统习惯

、

传统认知里

，

就

时不常地霹雳一声响

，

炸出一个全新

的狼形象

、

狼性格

、

甚而狼文化来

。

如

果单纯地

“

出新

”，

似乎也无甚不可

，

但

中国人最讲究

，“

出新

”

从来都为了

“

推

陈

”，

在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里

，“

此

”

与

“

彼

”

是绝难融合到一起的

，

甚至并

列着

，

也让一些人受不了

。

不过

，

世事弄人

，

你若过分于一

点

，

就必定会收获另一点的反动

。

因

此

，

当有赚了钱的人

，

嚷嚷着在自己的

公司里提倡推行什么

“

狼文化

”

的时

候

，

大家就要小心

。

小心什么呢

？

打猎的时候

，

虽然狼群齐心协力

、

积极进取

、

主动攻击

、

勇敢智慧

、

团队

精神爆棚

，

但按照狼的习性

，

猎物虽然

是大家一起猎得

，

但分吃的时候却从

来要有先后

，

最肥美的内脏

、

下水肯定

要先让头狼吃个够

，

它不吃饱吃足了

，

别的狼当然就不能下嘴

，

有时

，

甚至连

看一眼都不行

。

于狼而言

，

这是习惯

，

是规矩

，

是在等级森严的社会的生存

之道

，

本无可厚非

，

但于头顶了文明之

光的人类而言

，

这样的吃相就多多少

少有点儿不雅

。

因此

，

即使有聪明人真

想或真如狼那样地吃

，

也总要找出一

些说辞

，

以显示自己与禽兽的区别

。

现

在

，

如果有人连这说辞都不顾了

，

难道

还不值得大家小心一些吗

？

（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）

方向

闫玲月

女儿学的是拉丁舞

，

透过舞蹈教

室的门玻璃

，

刘爽看到身材丰满的女

老师在教基本动作

，

学拉丁舞的大部

分是女生

，

只有三个男生

。

女儿的动作

很到位

。

刘爽还想多看几眼

，

被别的家

长挤到没有门玻璃的一侧

，

索性坐到

椅子上歇歇

。

那些家长一个个伸长脖子踮起

脚

，

争相透过窄窄的门玻璃看自家孩

子动作是否标准

，

有个奶奶嘴里念叨

着

：

错了

，

错了

。

有个妈妈对她说

，

不要

紧的

，

练几次就好了

。

你看中间那个女

孩子跳得多好看

，

长得也漂亮

。

刘爽知

道她们说的是自己的女儿

，

心底掀起

一朵骄傲的浪花

，

女儿或许真有舞蹈

天分

，

自己的坚持是对的

。

自打女儿上小学一年级

，

刘爽就

给她报了兴趣班

。

本想报小主持人班

，

没想到这个班名额紧俏

，

要找关系才

行

。

刘爽初来乍到哪里懂

，

没报上小主

持人班就退一步

，

报了语言表演班

，

女

儿若是真能在这方面发展

，

以后可以

请名师指导

。

民族舞对于女孩子而言

可以训练形体美

，

刘爽小时候没有条

件学

，

她要为女儿创造一切条件

，

只要

她喜欢

。

珠心算班是老公要求女儿学

的

，

老公是搞财会的

，

认为语言表演和

民族舞都是务虚

，

聪明的大脑才是关

键

。

三个班有点多有点累

，

还好一年级

作业少

，

女儿也乐得去尝试

，

周六上下

午周日上午

，

刘爽陪着女儿

，

走马灯似

的在这个青少年活动中心转

。

女儿上

课

，

她就坐在大厅等

，

课间铃声一响

，

看一群叽叽喳喳如雀的孩子们奔向各

自的家长

，

喝水吃零食打闹

。

一个学期下来

，

女儿的热情大减

，

语言表演班的老师夸她很有表演天

赋

，

声音也好

，

可女儿却说要背那么长

的文章实在没兴趣

。

对民族舞更是大

吐苦水

，

劈腿下腰太疼了

，

老师只教这

些基本动作

，

连一个完整的舞蹈都没

跳过

。

刘爽想到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

，

既然女儿没兴趣那就换吧

。

女儿喜欢

唱歌

，

于是就报了独唱班

。

女儿想学乐

器

，

可刘爽了解到小提琴钢琴古筝这

些乐器本身就很贵

，

而且以后要考级

要上小课

，

费用更是高得吓人

。

租住在

三十多平米的出租屋里

，

哪里有条件

学呢

。

女儿也没坚持己见

，

很快被拉丁

舞吸引了

。

刘爽看到热情奔放的拉丁

舞也觉得适合女儿活泼的性格

，

于是

民族舞就改成了拉丁舞

。

有些孩子学

围棋学跆拳道

，

刘爽觉得都不适合女

儿

，

围棋需要安静

，

女儿好动

。

跆拳道

打打杀杀

，

没有一点柔美

，

女孩子还是

别充当假小子了

。

拉丁舞坚持到三年级

，

老公终于

忍不住了

，

质问刘爽想把女儿往哪条

路上引

。

刘爽说

，

就是想培养一下女孩

子的气质啊

。

老公郑重其事地告诉她

，

家长会时老师说了

，

以后要想考好学

校

，

现在开始就得学奥数学英语

，

要去

名牌教育机构才有效

。

老公的意思她

明白了

，

那么只能放弃这些兴趣班

，

女

儿年级越高作业越多

，

如果再学兴趣

班就没时间学奥数学英语

。

女儿听到

不让学拉丁舞和独唱了

，

一脸不情愿

。

独唱不学倒是可以

，

女儿得了支气管

炎

，

咳嗽一冬

，

声音条件虽然好

，

可她

更心疼女儿身体

。

只是拉丁舞不学有

些可惜了

，

那么奔放动感

，

刘爽内心很

希望自己也能跳拉丁舞

，

可是年龄大

了

，

不好意思学

，

而女儿恰好圆了她的

梦

。

刘爽看着女儿跟随着拉丁舞曲的

节奏

，

扭动腰臀摆动嫩嫩的手臂

，

再苦

再累都忘记了

。

没能力买房子

，

没有学位房就分

不到好学校

。

按现在租住的地方

，

女儿

只能被划分到一所口碑很差的初中

，

教学质量差不说

，

校风也不好

，

刘爽怎

么忍心将聪明伶俐的女儿放在那样一

所学校呢

，

考上市级重点初中才是唯

一的出路

。

专业教育培训机构的费用高过刘

爽家的房租了

，

在那里她才发现

，

小学

生在补

，

初中生在补

，

甚至高中生也在

补

。

有家长闲聊时和她讲

，

从现在算起

到高中结束

，

按两科的费用算

，

一共需

要

20

多万的费用

。

刘爽笑着说

，

也不

一定要连续补吧

，

若考上好学校就不

需要了

。

那个家长摇头

，

好学校来补课

的也不少

，

很多还都是成绩优异的孩

子

。

你没看宣传么

，

连中考状元高考状

元都是补出来的

。

现在就业这么难

，

不

考上名牌大学哪里还有好工作

，

现在

多花钱以后多受益嘛

。

为了女儿

，

刘爽宁可舍弃一场场

旅行一件件名牌服装

，

女儿的成绩好

才是她最大的期望

。

偶尔

，

她会趁女儿

不在家时

，

独自听听拉丁舞曲

，

让它肆

无忌惮地流淌进薄脆干涸的心田

，

在

舞曲中释放压抑已久的泪水

。

（作者系深圳作家）

明朝的官田

王国华

中古时代

，

土地一直私有

，

所谓耕

者有其田

。

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

，

皇帝

有权力重新分配天下土地

。

专制社会

，

巧取豪夺在所难免

，

不过还是要相对

尊重土地私有原则

。

因此

，

土地就分成

了两大类别

，

一类是老百姓个人拥有

的

，

称为

“

民田

”；

一类属于政府

，

称为

“

官田

”。

民田倒也简单

，

土地在谁的名

下就是谁的

。

官田则复杂得多

。

最尊贵的土地应属皇庄

。

顾名思

义

，

这是皇室占有的庄园田地

。

或问

，

皇室的人又不会种地

，

不愁吃不愁穿

，

要那玩意儿干什么

。

成化初年

，

刚即位

的皇帝朱见深没收太监曹吉祥的田

地

，

改为宫中庄田

（

始有皇庄名称

），

就

有大臣向皇帝朱见深提出这个问题

：

“

天子以四海为家

，

何必置立庄田

，

与

贫民较利

？”

朱见深心说

，

放屁

。

庄园田

地乃财富象征

，

且租金全部收归皇宫

私有

，

小钱凑多了也是大钱

，

岂能拱手

让人

？

于是将意见当成耳旁风

。

有责任

感有担当的官员总觉此举不妥

，

就通

过各种方式来委婉地规劝

。

户部尚书

李敏曾上奏说

，

北京近郊有五处皇庄

，

占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

。

管理庄园的

官兵召集流氓地痞

，

非法占人土地

，

敛

人财物

，

污人妻女

。

稍有反抗

，

便遭诬

奏

，

百姓不得安宁

，

天上灾异频发

。

这

几句话还真把皇帝吓着了

，

除了戒饬

庄户外

，

还废掉了仁寿宫庄

，

退耕还

牧

，

命侵人草地者悉数退还

。

可惜这些小调整无法改变皇庄越

来越壮大的现状

。

皇帝好货

，

下属必疯

狂进献

。

反正土地不是自己的

，

送给皇

帝属于顺水人情

。

从成化到弘治再到

正德

，

五六十年间

，

各地官员以各种理

由把各种土地改为皇庄

，

正德皇帝朱

厚照登基不过几个月就建了七座皇

庄

，

其后增至疯狂的三百余处

。

这是一

种此消彼长的关系

，

皇庄增加了

，

百姓

土地就会减少

，

且要受皇庄管理者的

欺凌

。

终明一朝

，

皇庄骚扰百姓极甚

。

与皇庄有关的是赐乞庄田

。

明朝

建立

，

当初无立锥之地的小和尚朱元

璋上台了

。

深山出太阳

，

翻身把歌唱

，

共同打天下的弟兄们都来吧

，

给你

，

给

他

，

也给他

。

丞相

、

勋臣及以下百官

，

统

统分田

（

名曰赐田

）。

多者高达百余顷

，

亲王乃至千顷

。

公侯暨武臣亦赐公田

。

至于在前线打仗阵亡的将领

，

更要赐

给公田

。

还有百官职田

。

即职分田

，

皇帝赐

给百官田产

，

收入供给官吏办公费用或

充部分薪俸之用

。

请注意

，

百官职田与

赐乞庄田不同

。

前者可充抵薪俸

，

后者

是白给

，

不碍俸禄的事

，

勋臣一边拿了

地

，

还一边额外领着朝廷发的工资

，

这

就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

。

期间

，

朝廷也

曾收回赐乞庄田

，

但臣子们乞赐不断

，

皇帝抹不开面子

，

赐乞庄田不久回潮

。

另有一些专用土地

（

相当于专款

专用

）

也属官田

。

比如学田

。

基层一州

一府一县基本都有学田

，

租金专供各

府州县学校的教育经费

，

不可挪移

。

牧马草场

。

明代官方马匹一度寄

放民间

，

由百姓包养

，

并拨出部分田地

供给百姓放马

。

城壖苜蓿地

。

近城或城下之地

，

长

满野草苜蓿

。

此等土地原来禁止耕种

，

十六世纪后准许开垦

。

牲地

。

指光禄寺

、

太常寺供宴飨

、

祭祀用牲畜的种植饲料或牧放用地

。

园陵坟地

。

皇帝陵墓占地或地方

公共墓用地

。

边臣养廉田

。

边疆辛苦

，

收入有

限

，

朝廷在各边镇置官田

，

收租作为将

官在俸饷之外的津贴

。

那么

，

官田是从哪里来的呢

？

强夺

百姓的田产或有之

，

但不能是常态

，

否

则社会矛盾就大了

。

常态大概有如下几

种

。

其一是还官田

，

即田地一度赐给官

员或由民承种

，

后因事故又还回来的田

地

；

其一是没官田

，

即没收上来的田产

。

凡

“

民间有犯法律复籍没其家者

，

田土

令拘收入官

”。

明初

，

这种没官田以江南

为最多

，

大多是没收当地犯法土豪或张

士诚集团的土地

；

还有断入官田

，

即官

府通过一定法律手续

，

把民田改为官田

的

，

比如某户人家全家死亡

，

户口已绝

，

田地无主便改为官田

。

专制制度下的这么大一个国家

，

要想增加点官田

，

办法有的是

。

（作者系深圳作家）

【口舌之勇】

张阿哥虽然要撤离深

圳， 但依然会在深圳

保留一套房子。

一个“逃离深圳” 的案例

孙勇

自

2010

年以来

，“

要不要逃离北

上广深

？ ”

这个话题

，

一直是中国社会

关注的热点之一

。

众说纷纭

，

莫衷一

是

，

佐证各方观点的各类故事林林总

总

。

在这里

，

我也补充讲一个相关案

例

，

姑且名之为

“

逃离深圳

”。

案例的主人公

，

是我的邻居张阿

哥

，

一位

80

后

。

张阿哥老家在长沙

，

大

学毕业后

，

他先去上海打拼

，

两年后转

战深圳

，

此后在深圳坚守

8

年至今

。

这

8

年间

，

张阿哥成为一家高科技公司

的骨干

，

并在深圳买了房子

，

娶妻生

女

，

还把父母也接过来一起住

。

张阿哥所住的小区

，

在深圳布吉

。

7

年前

，

我也安家于此

。

刚开始

，

我们

互不相识

。

3

年前

，

张阿哥在该小区两

房换三房

，

搬到了我的对面

，

我们由此

相识

。

张阿哥的三房总面积

93

平米

，

到手的总价是

210

万元

。

3

年过去

，

随

着深圳房价高歌猛进

，

张阿哥的这套

房子的价格也涨到了

520

万元

。

上周末

，

我去张阿哥家串门得知

：

他要离开深圳了

，

房子也准备卖掉

。

“

为啥要走呢

？ ”

我问

。

张阿哥告诉我

，

他准备回长沙发

展

。

另外

，

为了给女儿提供优质的受教

育机会

，

也是他举家搬离深圳的原因

。

张阿哥认为

，

经过这么多年的发

展

，

不少二线城市与北上广深这四个

一线城市的差距在缩小

，

随着国家宏

观发展战略的调整

，

更多的机会

，

正在

向二线城市转移

。

张阿哥本身就是长

沙人

，

亲眼看见长沙的建设日新月异

，

增长的活力越来越令人心动

。“

我从事

的是

3D

打印行业

，

这个行业在深圳

竞争很激烈

，

如果去长沙

，

我的竞争压

力会小一些

，

而发展的空间会更大

。 ”

张阿哥说

。

至于孩子的教育

，

张阿哥也有自

己的规划

。

目前

，

张阿哥的女儿在上幼

儿园

，

过两年就要上小学

。

张阿哥想送

女儿上最好的小学

，

但是

，

深圳最优质

的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福田和罗湖

，

其对应的学位房动辄上千万

，

超出了

张阿哥的承受能力

。

张阿哥的夫人是

全职太太

，

目前他是家里的经济顶梁

柱

。 “

如果搬回长沙

，

那里最好的地段

房价也才一万多

，

我可以买最好的学

位房

。 ”

张阿哥笑着说

。

坐在一旁的小丽

———

张阿哥的妻

子告诉我

，

她和老公正在实施

“

二孩计

划

”，

搬回长沙后

，

他们抚养两个孩子

的经济压力也会减轻一些

。

不过

，

对于深圳未来的经济和房

价走势

，

张阿哥依旧坚定看好

。

他虽然

要撤离深圳

，

但依然会在深圳保留一

套房子

。

他计划把深圳的这套三房卖

掉

，

再在本小区买一套两房

，

用于长线

投资

；

至于置换出来的

100

多万元

，

他

将用于在长沙买房

。

因此

，

张阿哥在深

圳留了一个

“

尾巴

”，

不能算是完全意

义上的逃离深圳

。

“

这真是一个不错的计划

！ ”

听完

张阿哥一席话

，

我击掌感叹

。

张阿哥的

父母和妻子一起笑了起来

，

看得出他

们对张阿哥的盘算很满意

。

“

说不定我还会杀回深圳

，”

送我

到门口时

，

张阿哥自信满满地说

，“

到

时

，

也许我们会重新成为邻居呢

。 ”

我

祝愿张阿哥的房子能卖个好价钱

，

并

相约等他离开深圳时

，

我设酒为他们

一家饯行

。

（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）

【月薪一族】

没有学位房就分不到

好学校。 按现在租住

的地方， 女儿只能被

划分到一所口碑很差

的初中。


